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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娄山

我承认，在走出贵州茶工
业博物馆的时候，心里满溢感
慨。感慨之一是，茶，贵州茶，
湄潭茶，曾经为这个民族的存
亡、发展和繁荣，曾经为这个民
族的文化、物质的对外交流承
担过那么多，而我之前对此知
之甚少。这实在是一次令人羞
愧的补课，它再次显出我的孤
陋寡闻。曾为军人，也算了解
一些军史，然而若不是来到当
地，我可能在很漫长的时间里
还不知道“苟坝会议”和那条被
马灯照亮起来的路；我可能还
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了解浙大
西迁的那段艰苦历程，以及湄
潭人曾经的付出和心中的大
义；我可能还需要机缘才能更
深地了解当年的知识分子们为
知识、为民族、为教育所做的种
种，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激荡
和艰辛；我可能还需要很漫长
的时间甚至永远都不会了解
到，湄潭茶业曾有这样的过往
和曾经……

感慨之二是，之前因为战
争状态或者种种的社会原因，
我们这个民族都曾经历过经
济、科技以及更多层面上的“卡
脖子”，但它并没有完全遏制住
我们试图汲取和吸纳的心，总
会有人奉献出他们的聪明才智

来，而这聪明才智甚至会让所
有人都叹服。当年湄潭茶业的
技术工人们已经证明了这一
点，他们所作的贡献让我久久
地处在感动之中。

感慨之三则是，我们的生
活已经离不开科技，农业生产
和茶业的发展更离不开科技，
科技的力量远比我们以为的还
要强大、有效。1939 年，当时
地处偏远的湄潭象山就已经开
始运用现代化种植和杀青、烘
焙技术。如今，科技的力量深
深作用于我们的生活中，而这
个“作用于”还在加速度。若不
是早早地受惠于现代科技，湄
潭的茶业一定不会有如此精进
而宽阔的发展，万亩茶海更是
不可想象的。在“守古法”和“技
艺更新”之间，我们也许不应只选
择站在其中的哪一边，所谓的“古
法”也是古人们在因地制宜的基
础上不断试错、不断总结之后得
到的规律，若是现代科技能够做
到甚至做得更好，那就让现代科
技推进我们的生活吧。

现在，我应当转向湄潭茶
业的“今天”了。湄潭已建成标
准化生态茶园面积 60 万亩，有
机茶园2.6万亩，海关基地备案
茶园26万亩，成功创建“国家级
出口茶叶质量安全示范区”。

湄潭已经连续五年位居“中国
茶业百强县”之首，完成黔湄系
列、湄潭苔茶、福鼎大白茶、黔
茶 1 号、金牡丹、金观音等特
色优质茶树新品种的选育和
引进，并研发出“微波杀青”

“远红外提香”“恒温蒸汽杀
青”等专利技术 30 余项。全
县茶叶生产、加工、营销企业
及加工大户共769家，其中加工
企业453家；全县农业产业化经
营重点龙头企业共73家……

诗 与 茶 ：浙 大 教 授 们 与
湄潭茶的不解之缘

谈及湄潭，我觉得一定要
谈及动人心魄、令人感吁的浙
大西迁，哪怕它仿佛是“插入”
的部分：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为了坚持学业和救亡图
存，为国家保留知识有生力量，
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率领全体
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
历程——经历四迁，跋涉 2000
余公里，浙江大学于1940年5月
抵达湄潭，被称为“文军长征”。

两次来湄潭，我都拜谒了
浙大西迁纪念馆。即使没有讲
解，只读那些文字，我都会被感
动。在遵义，那样的感动和激
动时时会出现，历史的尘灰无

法真正地淹没它。每一次的感
动和激动对我而言都是新的，
尽管我曾多次伫立在这里，讲
解员讲的也是我已知的旧内
容。许多的“已知”，只要在重
读的时候、重新听到的时候还
有一种唤醒感，那它就大抵具
有永恒的成分。它是持久的，
因此也就得以不断激励，得以
源远流长。

“湄潭茶诗”，似乎已经是
一个专属的名词，与西迁至此
的浙大教授们紧密相连，与浙
大湄江吟社紧密相连。浙大搬
至湄潭后不久，时任实验茶场场
长、浙大农学院教授刘淦芝博
士，在工余闲暇时，便邀请一些
著名教授来茶场品茗吟诗——
湄江吟社应运而生。湄江吟社
共有 9 位成员，称为“九君子”，
除了刘淦芝，还包含了苏步青、
江恒源、王季梁、祝廉先、胡哲
敷、张鸿谟、郑晓沧、钱宝琮。
这些教授有着不同的学术背
景，也并非都是文学或历史专
业，文科理科背景都有。在湄
潭期间，每个人都近乎全身心
地扑在教学和研究上，每个人
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然而以诗和茶的“娱”却坚持
着，他们当然也把科学性的推
敲用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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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潭“采茶调”（中）

李李 浩浩“悦”遵义·名家看遵义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
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毋庸置
疑，因而对遵义会议的礼赞，对
遵义的礼赞，就成为文学作品
永恒的主题。作为一个遵义的
文艺工作者，抒写它、歌颂它，
便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20 世纪 50 年代，贵州人民
出版社于1957年 6月出版了第
一本歌颂遵义会议的诗集《遵
义颂歌》，收集了由当时贵州省
文化系统老干部田兵以及廖公
弦、龙光沛、周良沛、阳雀、张
希平、黎方、蔡圃、沈耘等九人
的十六首诗歌，除黎方所著的
《红军树》、蔡圃所著的《红军
坟》以及沈耘所著的《红军布
告》三首诗较长外，其他的都是
短章。老诗人田兵所写的《遵
义风光》写道：乌江峭岸矗云
中/北望秀岭千万座/凤凰山连
红花冈/翠岭环抱遵义城//清清
湘江穿闹市/桐荫岸上响芦笙/
满山柞蚕吐金丝/遍地桐子坠
枝青//彩宝山头白云袅/织丝厂
里汽笛鸣/铁路穿过娄山关/古
城展现新繁荣//轻舟江上载银
耳/车运珍宝出群峰/牧儿欢唱
遵义景/田老乐跳“红军灯”//过
去的干人得温饱/以往的岁月像
噩梦/而今前程似铺锦/举目花
开满山红。//

由此可见，老诗人田兵眼
里的遵义城还是一副在古朴里
展示出一片新容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之初，诗人周
良沛来到遵义，由于遵义会议会
址尚未正式确定，将老城杨柳街
内的天主教堂误认为是召开遵
义会议的地方，并挂牌“遵义会
议会址”。于是诗人写道：我走
在这里/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仿
佛此刻会议仍在进行/怕扰乱
了这里的宁静//拂过我胸膛的
风/夜间曾摇过会上的烛影/这

一排排密密的窗棂/叫我想起中
央首长对它沉思的神情//

“这一排排密密的窗棂”分
明是天主教堂的花窗，这首六
十年前的短诗，却道出了遵义
会议会址确认的一个过程。

廖公弦所作的《历史名城——
遵义》三首，分别是《遵义会议会
址》《壁中太阳》《纪念公园》。其
中的《遵义会议会址》一诗写道：
静静地踏进这朱红的门槛，我浑
身血泪顿时飞溅，/光荣而神圣
啊！/小小的庭院，/你最先听到领
袖对革命的预言。//我尽量尽量
地把脚步放慢，/小心翼翼地搜看
这些革命遗产。/哦！那是步枪，
那是草鞋，那是红军留下的破烂
衣衫。/呵！今天的幸福——昨天
的艰难，/不由得满眶热泪模糊了
双眼。/但待我见着那依然如昔的
庄严会场，/当年会议的声音仿佛
又响在耳边：/——为了革命，向
前！向前！//

六十余年后，我重读这首
我青年时代的挚友、同窗，当
时的一个中学生写作的诗篇，
仿佛感到一个青年在参观遵
义会议会址之后，一颗滚烫的
心剧烈跳动，吐出“为了革命，
向前！向前”的呼声。而那首
歌颂红军标语的《壁中太阳》
短章，更是传颂一时，被人称
赞不已。这本诗集里较长的
一首诗《红军坟》作者是蔡圃，
是歌颂当年牺牲在遵义桑木
桠红军卫生员的诗章，原载于
《解放军文艺》。《遵义颂歌》，
这本当时定价一角八分钱的
薄薄的诗集，是贵州人民献给
遵义会议的一份厚礼。

继《遵义颂歌》之后的1975
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
二本歌颂遵义会议的诗集《遵
义颂》，这本 281 页的诗集选了
省内外 80 余名诗人的诗作，省

内的诗人如廖公弦、张克、李发
模、寒星、漆春生、郑德明、陶文
鹏等，省外的有瞿琮、宫玺、陆
棨等，共计 110 首新诗。内容
甚为广泛，除讴歌以遵义会议
会址为代表的革命景点外，扩
展到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地
方，诸如赤水、乌江以至黔北广
大地区，这是一册为纪念遵义
会议召开四十周年出版的诗
集，是全国第一次用文学作品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的出版物，
值得铭记。

这本诗集里有总政歌舞团
团长、著名词作家瞿琮写作的
《赤水河的歌》（四首），其中的
《土城青杠坡》写道：来访赤水
河/登上青杠坡/眼前浮现红军
渡/胸中回响红军歌//红军堑壕
坡前横！——映山红花一朵
朵/红军阵地山间摆/——青杠
绿树一棵棵//公路盘山宽又阔/
红军浮桥悠悠闪/渡口驳船往
如梭//啊，春花多鲜艳/那是红
军血、碧野播/啊，绿树多挺拔/
那是红军志、柱山河//

瞿琮的诗篇，是对红军首
渡赤水之战的深情回顾。

1990 年初，遵义地区文化
局选调陶文鹏、郑德明、崔笛
扬、林茂萱、王世荣与石永言一
起，共同编辑一册歌颂遵义的诗
集，由石永言牵头。数月工夫，
终于出版名曰《遵义霞光》的短
诗选，计 267 页，在发出征集通
知的一两月后，征集到一千多首
短诗，从中选出210首出版。作
者有石定、廖公弦、夏元佐、李发
模、杜若、陶文鹏、崔笛扬、邓炬、
杨大庄、石永言等。关于这部诗
集的出版始末，绥阳诗人崔笛扬
发表在《遵义日报》大娄山副刊
上的一篇文章介绍得较为详尽，
我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

现在重睹这部三十多年前

出版的诗集，发现其中的一些
作者，在往昔岁月里都先后离
世，不免令人黯然神伤。

2021 年 6 月，贵州大学出
版社出版了由贵州省诗人协会
主席郭思思主编、卢辉点评的
《遵义红色诗歌赏读》诗集。这
本厚 209 页的诗集，载省内外
诗歌作者 100 人的诗篇，内容
极为丰富。

这是一部全国红色教育培
训教材，在书的封底印有一段
话，兹录于下：

《遵义红色诗歌赏读》是我
国第一部地方性红色诗歌读
本 ，该 书 以“ 红 色 遵 义 为 主
题”，精选了李发模、桂兴华、
乔良、王久辛、黄亚洲、郭晓
晔、郭日方、峭岩、刘立云、谢
克强、杨志学、廖公弦、石永
言、姚辉、喻子涵、惠子等一百
位诗人的一百首诗歌为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献礼，通过

“一诗一评”的方式，呈现百年
大党的艰苦卓绝与辉煌成就。

这部诗选集，可谓集讴歌
遵义的诗选集之大成，内容极
为丰富，对红军长征经过遵义
地区这段精彩的历史场景，作
了典型的抒写。每首诗后的赏
读，更增添了诗意的阐释与深
化，加强了对诗的欣赏与美感
的发掘。

遵义，这个在中国革命历史
征途上可圈可点的地方，由 20
世纪50年代出版的《遵义颂歌》
到 70 年代出版的《遵义颂》，再
到 90 年代出版的《遵义霞光》，
再到 2021 年出版的《遵义红色
诗歌赏读》，由一部地域性的诗
选集，发展成全国性的红色诗
歌赏读精选本，深刻表明遵义
是一个值得人们长期放声歌唱
的地方，献给遵义的颂歌，因而
长唱不衰，历久弥新。

遵义交响曲
——读礼赞遵义的四本诗集

邓恩铭

那时的荔波
抬头望不到山外
你 一个水族的小孩
就只能借助一张破旧的书桌
向外张望
可是 你望来望去
都只能望见几间农家木板房
大人们是知道的
几间老木屋
是装不下你的志向呀

那么 就去山东如何
在你的心里
山东 一定比贵州好吧
可你失算了
其实山东和贵州一样
处处衣衫褴褛
满眼面黄肌瘦

你懂得“一叶落而知秋”的道理
于是 就想起了
中国
你的心中便陡然疼痛起来
你仿佛一下子清醒了 原来
那在课本中反复读到的一个词
祖国
被战争和贫穷压得
直不起腰身

直到1919年
你被那场浩大的学生运动
一下子推向革命的最前沿
你用刊物大声呼喊

你明知道
你的行动会激怒敌人
但你还是义无反顾地
向前走

你 虽然只有三十一岁
但因为你的从容 你的选择
而让后人感受到了
你用滚烫的热血开在反动派
枪口上的那朵梅花
永远的芳香

王若飞

一提起他的名字
我全身就热血沸腾
我张开的双臂
就变成了翅膀
我想飞
朝通往幸福的地方飞

一看见他的画像
我端起的一碗大米饭
突然就想放下
我真的想等他先吃了
我再吃

一提起他的过去
他的童年
我就想起了一株苦苦菜
风吹出了它的苦
雨踩出了它的苦
但它咬住了那口苦

当然还有他的革命生涯
不用我说了
不用我写了
表达是肤浅的
文字太苍白

周逸群

黔东那地方适宜于冥思
适宜于抓一把它的泥土
捂在胸口
不是胸口焐热了泥土
是泥土带动心脏飞奔

还没忘记多年前的那把泥土
至今仍被我的一句诗抓着
夜深了 寂寥时
山路上就有音节不停地敲打

黔东那地方
泥土是有声有色的
就因为这样
我的诗句才不愿松手
才抓得那样紧如抓住我的心

哦 那一把泥土里
原来就有他的故事 他的热血
还有他的那腔复仇的怒火
踩出的鲜红足迹

周达文

人 要想做一只燕雀诗意地栖居
镇远真是个好地方
但他天生是一只大雁
小小的镇远
安放不下他远大的志向
于是 他就用新思想去
丰羽试飞

往高处飞 往亮处飞
高处和亮处
才是他灵魂的落脚点
他站在那里
才能看见中国的未来
一望无际

但他同时也看见了
一望无际的苦难
一望无际的风雨
于是 他毅然地亮翅
这世间 苦难不重
遥迢路途也不是问题
可就是有一些词
翅膀再坚韧 也载不动
比如乌托邦 比如莫须有

有一天 当他的双翅
突然被虚无折断
连双眼也来不及合上
就坠入了 别人设置的陷阱

龙大道

很有意思 那时的锦屏
怎么能找到一条
宽阔 平坦而通达的大道呢
而他的父母
一对普通的少数民族夫妇
却坚持相信有
而且就在眼前

幼小的他
那时就很清楚一个道理
要想实现自己名字的愿望
是要先拐无数个弯儿
走几多羊肠小道的
但他并没有放弃

他从脚下的第一步山路开始
从茅坪村的第一个脚印算起
在脑子里数
数星星一样地盘点着
往后的艰难行程
憧憬自己日后
和广大工人队伍一起
踏上康庄大道那一刻的感觉

可是 现实的曲折
远大于他的期盼
他即便为此多次坐牢
不惜妻离子散
然他还是未等到“乌云散尽”

“太阳升起”的那天
敌人的屠刀
就挥向了他的愿望

旷继勋

一个农民的儿子
出生在大山里
从小读尽了黑夜的滋味
他把童年和少年的苦难
加起来放到肩上
当作寻求光明途中的“干粮”

一个农民的儿子
当初手握镰刀
一路披荆斩棘 去到四川
再换成紧握的钢枪
自从在蓬溪把自己的队伍
写上了一个“红”字
从此就没改变过那色彩

一个农民的儿子
心中自然装着农民
农民的气息是泥土
农民的本质是朴素
多么简单的两样家当
他带在身上
快乐时也没忘记
和战友们一同分享

一个农民的儿子
从大山中来
到大山中去
大山才是他真正的母亲
母亲的怀抱很温暖

（（组诗组诗））


